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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视野

古埃及文明的承载之地
——埃及国家博物馆

肇东

中国国家博物馆

摘  要：本文围绕埃及国家博物馆展开，梳理古埃及文明的兴衰史（古王国时期确立法老专制 - 中王国时

期驱逐外族 - 新王国时期文明巅峰）以及埃及国家博物馆发展的历史脉络（布拉克博物馆 - 吉萨临时馆 - 埃及

国家博物馆 - 大埃及博物馆），解析古埃及文物流失的历史原因（外族劫掠以及总督私占）以及博物馆在不同

时期对文物的诠释方式。以埃及国家博物馆在演变过程中的教训和经验为鉴，对中国博物馆的发展和建设提出

些许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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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埃及文明的兴衰与文物的流失

古埃及文明发源于尼罗河下游，约公元前 6000

年至公元前 5000 年出现了群体定居和农业耕作。公元

前 4000 年，40 余个以灌溉农业为基础的城邦（州）

形成，伴随金属工具的使用，催生出了私有制和阶级

分化。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尼罗河谷最终形成了上

埃及（南部的涅伽达文化）与下埃及（北部的玛阿迪

文化）两个文化族群。公元前 3100 年，上埃及美尼斯

王完成统一，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法老”成为最

高统治者，掌控着全国的土地与劳动力资源。古埃及

文明的发展可分为三大时期：即古王国时期（金字塔

时代）、中王国时期（艺术复兴期）和新王国时期（帝

国扩张期），各阶段均留下了独特的文化遗产与历史

印记 [1][2]。

古王国时期（约公元前 27—公元前 22 世纪），

确立了法老专制政体，农业进步支撑了文明的发展。

这一时期以金字塔的建筑闻名世界，建筑师伊姆霍太

普为乔赛尔王设计的阶梯金字塔开创了金字塔建筑的

先河，高 146.5 米的胡夫金字塔代表了当时工程技艺

的巅峰。孟菲斯西岸分布的 80 余座金字塔群，既是王

权的象征，也反映出了这一时期古埃及经济的繁荣。

但大规模的工程建设消耗了国力，激化了社会矛盾，

加之公元前 2200 年起的持续干旱，最终导致古王国的

衰落 [3][4]。

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 21—公元前 18 世纪）法

老们着力恢复国力，在经济上通过扩建美里多沃湖等

水利工程推动农业的复兴。在军事上征服努比亚获取

黄金资源后，于尼罗河三角洲修筑防御工事。这一时

期古埃及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浮雕与肖像雕刻技艺

达到了新的高峰，铜器被普遍使用，陶器上也加入了

彩釉绘画。但过度的开发导致了国家经济疲软，西亚

移民的涌入也削弱了法老的统治。公元前 1650 年喜克

索人建立外族政权，虽引入战马、复合弓等新技术与

艺术形式，却使埃及文明面临着危机。最终上埃及的

底比斯王朝崛起，打败喜克索人，完成了驱逐外族、

重新统一的历史使命 [5][6]。

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 16—前 11 世纪）标志着

古埃及文明的巅峰，图特摩斯三世将疆域扩张至叙利

亚和努比亚，带回了大量的战利品和奴隶。法老们信

奉太阳神阿蒙，并为其大兴土木建造了宏伟的神庙，

拉美西斯二世尤更是成为了古埃及历史上建造宗教建

筑最多的法老，他与赫梯帝国缔结了国际条约（现存

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国际条约）。此后古埃及国力渐衰，

相继被利比亚、努比亚和亚述入侵。公元前 525 年被

波斯征服，公元前 332 年并入亚历山大帝国。随后的

托勒密王朝（公元前 305—公元前 30 年）虽保留了古

埃及的传统建筑与宗教，但因内斗不断，最终被古罗

马吞并，法老时代宣告终结 [7][8]。

古埃及文明的衰落与外族统治的更迭，为文物的

流失埋下了隐患。在被古罗马吞并后的漫长岁月里，

古埃及文明逐渐被伊斯兰文明取代，民众对自身历史

的遗忘使得古老建筑与文字失去了保护，部分建筑甚

至因被误认为藏有宝藏而惨遭拆毁。1798 年拿破仑远

征埃及，虽带来了科学考察的契机，却也因为《埃及

记述》引发了欧洲对埃及文物的狂热追捧，大量以寻

宝为目的的挖掘在埃及四处展开，无数文物被“抢劫”

和“破坏”。此时的埃及内忧外患，穆罕默德·阿里

政府推行现代化政策，对欧洲敞开国门，欧洲各国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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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大使趁机成为文物交易的主导者。法国总领事德罗

威、英国领事萨尔特等人通过倒卖文物牟利，将拉美

西斯二世胸像等珍贵文物倒卖运往欧洲。普鲁士等国

的远征队亦在王室的支持下在埃及大肆进行考古发掘，

因为早期的考古技术并不成熟，学者对出土文物缺乏

科学的记录，加之当地居民拆毁神庙石块用于修葺房

屋，使得大量古埃及文物遭到了破坏并在混乱中流失，

成为文明传承中难以弥补的损失 [9][10][11]。

二、埃及国家博物馆的前世今生

埃及国家博物馆又称埃及国立博物馆、开罗埃及

博物馆，始建于 1858 年，由法国著名考古学家奥古

斯特·马里埃特主持建造，地址位于开罗布拉克地区

尼罗河东岸的航运仓库旧址。当时建馆的主要目的并

非为了展示文物，而是为了阻止埃及文物的外流、由

总督赛义德·帕夏授权建立的存放文物的场所，并于

1863 年正式对外开放，命名为“布拉克博物馆”。

但“布拉克博物馆”并不是埃及的第一座“博物

馆”，也不是第一个官方的文物存放点。早在1835年，

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就颁布了禁止出口埃及文物

的法令，随后由法国设计师南·德·贝勒丰负责设计

和管理，建造了专门存放文物的官方机构，命名为“阿

兹巴基亚花园博物馆”。该馆的藏品主要来源于考古

学家们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抢救性发掘出来的文物，

以及在穆罕默德·阿里的命令下从埃及境内各地征集

来的零散文物。在此后的 20 年间，虽然有着禁止出口

文物的法令，也建立了存放和保护文物的博物馆，但

包括穆罕默德·阿里在内的多名总督依旧将博物馆和

馆藏文物看作是私人财产，随意进行处置。1855 年总

督阿巴斯一世更是将绝大多数的文物赠予给了访问埃

及的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直接导致了“阿兹巴基亚

花园博物馆”因没有藏品而被迫闭馆停运，结束了其

短暂的生命。因为文物近乎全部流失，以及缺少作为

博物馆的系统性功能，因此“阿兹巴基亚花园博物馆”

并不能看作是“布拉克博物馆”的前身，只能算作是

埃及的博物馆雏形 [12]。

在“布拉克博物馆”建成后的十几年间，馆内藏

品数量逐渐饱和，博物馆的空间无法满足文物的存放需

求，加之 1878 年尼罗河洪水泛滥，对博物馆造成了严

重的损坏，在综合因素的考虑下，埃及总督伊斯梅尔决

定将博物馆进行整体迁移，搬迁到了位于开罗吉萨的一

处总督府邸，并于 1890 年对外开放，但因为场地设施

相对简陋，以及国民对建设专门博物馆的强烈需求，决

定再次将博物馆进行迁移，因此被称为“吉萨临时馆”。

1902 年，由文物局负责人加斯东·马斯佩罗主导，法

国建筑师马塞尔·杜尔农设计的“埃及博物馆”正式

完工并对外开放，地址位于开罗市中心的解放广场。“埃

及博物馆”不同于用作文物存放的“布拉克博物馆”和

临时过渡的“吉萨临时馆”，是埃及历史上首个专门为

博物馆功能而设计建造的永久性建筑 [13]。

“埃及国家博物馆”建成后的百余年间，一直是

世界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其建筑本身也已然成为具

有历史意义的“古董”。随着考古出土的文物数量递

增（已达 20 余万件），原设计容纳 3.5 万藏品的博物

馆已经无法满足文物的存放和展览需求，有超过 13 万

件的藏品被封存于库房。“埃及国家博物馆”内的设

施老旧，没有空调且缺乏恒温恒湿系统，部分展厅更

是直接暴露于自然光下，加之开罗空气中的污染，导

致馆内的文物出现破损，如木棺干裂、石雕开裂、装

饰用的金叶和木片脱落等现象。作为百余年的“老馆”，

更是缺乏教育互动区、数字体验区等现代博物馆标配

的功能性体验区，严重影响了观众的参观体验。“埃

及国家博物馆”不仅在展出环境上对文物的保护能力

较弱，在安全方面亦是如此。博物馆内监控摄像头较少，

监控盲区高达 40%，也没有健全的安保系统和预警系

统。2011 年埃及爆发了文化和社会革命，人们冲进博

物馆，洗劫并破坏了大量的文物。由此可见，建造一

座集专业性、安全性为一体的现代化超大型博物馆就

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事情 [14][15]。

“大埃及博物馆”就是在这样的契机下诞生的，

该馆于 2003 年公布竞标与实施计划，原定于 2023 年

11 月开馆，官方却宣布推迟到 2025 年 11 月开馆，地

址位于开罗现代建筑群与以金字塔为核心的埃及古文

化区域之间，目前博物馆的主体建筑已经完成，但仅

部分区域对外开放。“大埃及博物馆”的建造过程长

达20余年，花费超10亿美金，占地面积50万平方米，

是世界最大的博物馆之一，也是世界最大的单一文明

博物馆 [16][17]。

三、博物馆对古文明的诠释

古埃及文明的物质遗存，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博物

馆中，被赋予了不同的诠释逻辑。从早期的零散存放，

到系统的历史叙事，再到现代的多元视角，埃及国家

博物馆始终在回应着一个核心命题：如何让沉默的文

物成为文明的“讲述者”。这种诠释的演变，既受制

于时代的认知水平，也折射出人类对理解文明遗产的

不断深化过程。

阿兹巴基亚花园博物馆（1835—1855）作为埃及

首个官方文物存放机构，其对古埃及文明的诠释尚处

于萌芽状态。该馆藏品的展示缺乏系统性规定，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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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陶器随意堆砌，铭文未加释读，甚至部分文物被当

作“异域奇珍”单独陈列以招待外宾。此时的“诠释”

更接近“陈列”，既未按历史时期分类，也未解读文

物背后的社会功能，仅通过文物的“古老性”暗示埃

及文明的悠久，却忽视了其内在的文化脉络。这种局

限性，本质上是将文物视为“战利品”或“装饰品”，

而非文明的载体。

1858 年布拉克博物馆的建立，标志着古埃及文明

诠释的第一次转向。作为“阻止文物外流”的产物，

其核心使命是“留存”，但这种留存却也暗含了“归属”

的意味。馆长奥古斯特·马里埃特作为专业考古学家，

首次尝试按“材质与用途”对文物进行分类：石器区

集中展示神庙雕像，陶器区按器型排列，墓葬品单独

成组。更重要的是，他为每件文物都标注了出土地点（如

“孟菲斯出土”“底比斯墓葬”等），并在展厅悬挂

简易地图，映射文物与古埃及地理空间的关联。例如，

将来自上埃及的白色石灰石雕像与下埃及的黑色玄武

岩雕像分开摆放，呼应了古王国时期“上下埃及”的

对立与争斗。虽然此时尚未形成清晰的历史分期意识，

但“按用途归类”与“地理关联”的尝试，突破了阿

兹巴基亚时期的随意性，开始将文物视为文明体系的

组成部分。

1890 年启用的吉萨临时馆，因场地简陋且处于过

渡状态，诠释方式未发生根本突破，但考古发现的激

增推动了内容的拓展。随着 19 世纪末考古技术的进

步，来自古王国金字塔群、中王国水利工程遗址及新

王国神庙的文物大量被收藏，临时馆不得不增设“时

期展区”。将乔赛尔王阶梯金字塔的石块、中王国的

彩陶器皿与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进行分区陈列。这种

模糊的“时期划分”虽未形成系统的叙事逻辑，却也

首次让观众感受到了古埃及文明的“阶段性”。值得

注意的是，临时馆首次引入了“对比展示”。例如，

将新王国时期的青铜武器与喜克索人带来的复合弓并

列，映射外族入侵对埃及文明在技术方面的影响。这

种简单的“动态观”，为后续的历史分期诠释奠定了 

基础。

1902 年落成的埃及国家博物馆（开罗主馆），实

现了古埃及文明诠释的系统化飞跃。建筑师马塞尔·杜

尔农的设计本身就暗含叙事逻辑。主展厅以“时间轴”

为线索，从入口到出口依次呈现“前王朝—古王国—

中王国—新王国—后王朝”的序列，每个时期配以“政

治—经济—文化”三个子单元。例如，古王国展区以

胡夫金字塔模型为核心，周边陈列测量工具、劳工陶

罐与法老雕像，诠释“金字塔不仅是陵墓，更是中央

集权的工程结晶”。

该馆最具突破性的是对“非王室文物”的重视。

在传统认知中，古埃及文明的诠释多聚焦于法老与神

庙，但开罗主馆专门设立了“民众生活展厅”，展出

农民的镰刀、纺织工的纺锤、儿童的玩具与信件泥板

等物品，甚至还原了中王国时期的村落布局。此外，

馆内首次系统展示了文字的演变。从象形文字的铭文

石碑，到僧侣体的纸莎草文书，再到世俗体的商业契约，

通过文字载体的变化来诠释文明的传承与适应。

但受限于 20 世纪初的认知，开罗主馆的诠释仍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过度强调“王权叙事”，对女

性角色与外族贡献的呈现不足。以静态展示为主，缺

乏对文物功能的动态还原。宗教解读停留在“神系介

绍”，未深入探讨其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联。即便如此，

其“历史分期 + 多元维度”的框架，仍成为此后百年

古埃及文明诠释的模板。

进入 21 世纪，大埃及博物馆的规划与建设标志

着古埃及文明的诠释进入了“现代性转型”的阶段。

该馆从设计理念到展示逻辑，都突破了传统模式，试

图构建“全方位、沉浸式”的文明诠释体系。

在叙事框架上，大埃及博物馆不再局限于

“时间线性”，而是采用“主题辐射”与“时空交

织”相结合的方式。核心展区“文明的长河”以

尼罗河为隐喻，串联起“起源（前王朝）—成型

（古王国）—发展（中王国）—鼎盛（新王国）—

转型（后王朝）”共 5 个阶段，每个阶段都设置

了“社会切片”子主题，如古王国的“金字塔与

平民”，通过劳工宿舍遗址、面包模具与法老雕

像的并置，打破“金字塔仅由奴隶建造”的刻板 

印象。

在技术应用上，数字化成为诠释的重要手段。馆

内设置“虚拟复原”区，通过 3D 建模还原卢克索神

庙的祭祀仪式，观众可佩戴 VR 设备亲身参与拉美西

斯二世的加冕典礼。“文字解码”互动台允许观众扫

描铭文石碑，实时查看象形文字到现代语言的转换，

并了解其背后的历史语境。“文物背后”展区通过显

微成像技术，展示图坦卡蒙黄金面具上的工匠指纹，

让观众感知“文明的温度”。大埃及博物馆对古埃及

文明的诠释引入了“当代视角”，如专门设立的“文

明对话”展区，将古埃及的水利技术与现代尼罗河的

治理进行对比，探讨“环境与文明存续”的永恒命题。

“文物保护”透明实验室向公众展示修复过程，诠释

“传承不仅是保存，更是延续生命”。教育区针对儿

童设计“古埃及小工匠”体验课，通过制作彩陶、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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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象形文字，让年轻一代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

这种从“历史回顾”到“当代连接”的延伸，让古埃

及文明的诠释不再是“过去时”，而是成为与当下对

话的媒介。

从阿兹巴基亚花园博物馆的零散堆放，到大埃及

博物馆的数字互动，埃及国家博物馆对古埃及文明的

诠释，在“存放—保护—展示—传播”中逐步演进。

这种演进不仅是技术与理念的进步，更是人类对“文

明本质”认知的深化。文物不再是冰冷的“古董”，

而是承载着人类共同记忆的“活态遗产”。

四、结语

埃及国家博物馆的百年变迁，是古埃及文明的守

护史，也是人类对文明遗产认知的深化过程。从阿兹

巴基亚花园博物馆的雏形，到布拉克博物馆以“存放”

对抗文物流失，开罗馆构建系统性历史叙事体系，再

到大埃及博物馆的数字化转型，每一次演变都存在着

教训与经验。对中国博物馆而言，应吸取其教训借鉴

其经验，强化对文物的系统性保护，避免“重发掘轻

保护”的现象。在对文明的诠释上要兼顾历史脉络与

人文精神，结合数字技术打破时空的壁垒和限制，设

计贴近公众的体验活动，让文物成为有温度可感知的

记忆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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